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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自主致富能力，增加牧民收入，察布乡还积极开展贫

困户职业技能培训工作。2018年全乡共有40人次参加纺

织、电焊、保险联络员、蔬菜种植、藏式绘画、木工、

农机等各类培训。全年实现劳务创收147.06万元，农牧业

总收入达386.9万元，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1546元。2021

年，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337户1291人，全部摆脱了绝对

贫困。

（三）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更加健全

察布乡在坚持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，不

断推进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实践机制，积极构建基层社

会治理新格局。察布乡各村级党组织以“四议两公开”制

度（“四议”即党支部提议、“两委”会商议、党员大会

审议、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；“两公开”即决议

公开、实施结果公开）为抓手，想方设法不断拓宽基层

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途径，充分保障农牧民群众

的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等权利，

让农牧民群众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、受益者。

此 外 ， 为 更 好 地 增 强 村 民 自 治 组 织 能 力 ， 激 发 基

层治理的活力，察布乡在各行政村推行网格化社会治理

模式，即将各行政村划分成若干网格单位，在农牧民中

推选网格长和专兼职网格员，依托网格工作力量，由网

格长带领网格员和联户长共同开展辖区工作，力求达到

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不留盲区、不留死角”的基层

治理功效。同时还注重从优秀联户长中培养党员，进一

步将优秀的联户长党员作为村（居）后备干部的重点培

养对象，为村（居）“两委”培养储备人才。目前，察

布乡全乡共有双联户户长119人，网格长14人参与基层治

理，③通过推行双联户绩效考核制度，充分激发他们在基

层综合治理中的积极性，在牧区社会不断探索民主治理

创新模式的过程中，基层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得到提升。

新时代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与挑战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，边疆

地区乡村治理在积极的实践探索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

就。但是客观而言，与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

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相比，新时代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现

代化仍然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与挑战。

（一）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能力不足

基层党员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，自身素质

能力的高低至关重要，受各种因素制约，基层党员干部

的综合素质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

首先，在政治理论和思想建设方面，部分党员干部

不同程度存在政治理论素养不够高，理想信念不够坚定

等问题，尤其是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武装头脑、指导行动的水平较为欠缺。

其次，村“两委”干部个人业务水平和履职能力，

与 边 疆 地 区 基 层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时 代 要 求 还 有 较 大 的 差

距。基层党员干部还存在性别、年龄结构失衡，国家通

用语言掌握和运用程度有限，运用科学理论和法治思维

分析解决问题的水平不高，应对新形势的创新改革意识

和能力不足等问题。

（二）边疆地区农牧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程度低

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，边疆地区建设不断加强，人

口流动日益频繁，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加剧，各族群众对

传统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可能会削弱，表现在参与传

统社区的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等

公共事务时，有时候会较为淡漠消极，主动参与乡村治

理的意愿不强。再加上由于历史、地理等原因，边疆地

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，农牧民群众受教育水平

普遍低下，民主政治观念较为薄弱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

力也不足，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明显。

此外，不同性质和职能的社会组织、社区自治组织

发育迟缓，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，村民监督委员会作用

发挥欠缺，监督事项模糊，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等

问题也客观存在。种种因素的制约，导致边疆地区乡村

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滞后，不利于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的

全面提高。

（三）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阻滞

尽管城市化、现代化进程使边疆地区农牧区社会，

面临传统文化体系削弱甚至解体的现实困境，但是在长

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传统价值准则和社会规范，仍

然对边疆地区农牧区社会具有深刻影响。现代型治理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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